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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石城、福建宁化均为客家的发祥地，在客家先

民迁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岩岭、小姑是石城县的两

个村落群，分别位于县境东北和东南，地处石城、宁化

两县交界山区。前者含今高田镇岩岭、大秀、上柏、朱

家、桂竹、堂下、礼地、黄柏等8个村小组，总面积90.79

平方千米，除西部与本县高田镇相邻，东与宁化县河龙

乡相邻，南与宁化县济村乡相邻，北与宁化县安远乡相

邻。后者含今横江镇小姑、罗家、开坑、和平等4个小

组，总面积44.7平方千米，除西部与本县横江镇相邻，

北与宁化县淮土乡相邻，东与宁化县方田乡相邻，南与

宁化县治平乡相邻。这是赣闽边界极具特色的两个村

落群，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

在加速演进的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之下，它们从外在的

自然形态到内在的社会和文化形态，都经历着巨大的

变化。考察这一变化，可以为观察客家人当代迁徙提

供一个样本，同时可从中窥视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边

界乡村的命运。

一、交织与交流：“边界特区”的形成与维持

就像人们习惯以方言来区分本乡人和异乡人一

样，在石城境内，“岩岭”“小姑”（为区别于同名村小组,

后文均以加引号的“岩岭”和“小姑”分别指代两个村落

群）区别于其他乡村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近宁化而远石

城的方言特质。石城方言和宁化方言都是客家方言。

前者属赣南客家方言，后者属闽西客家方言。特殊性

在于，处于石城境内的“岩岭”“小姑”，所持方言却是宁

化方言，正如《石城县志》所说，“县内各乡镇语言差别

不大，唯边境地区受邻县口音影响较大，特别是岩岭、

小姑两乡基本上属于闽西北宁化口音”。[1]其方言特

质，整体体现在和石城方言差别较大的语音语调，也包

括词汇、语法各个方面，本文仅以部分常见称谓名词为

例。下面例举的是同于宁化而不同于石城的一些称谓

词：“母亲”，石城称 wɔi，两地称 me；“祖母”，石城称

“婆”，两地称“妈妈”；“外祖母”，石城称“外婆”，两地多

称“婆婆”；“姑母”，石城称“姑姑”，两地称“姑姐”；“姑

夫”，石城称“丈公”，两地或为“姐丈”或为“姑丈”；“女

婿”，石城称“姑丈”，两地称“姐丈”；“花生”，石城称“落

花生”或“花生”，两地多称“番豆”。

风俗和方言有很大的相似性，即两地风俗较多通

于宁化。如在服饰传统方面，很有代表性的是妇女刺

绣裙兜儿和“盘龙髻”的妆扮。《宁化县志》记载：“（女

性）有一种叫‘掩腹’的围裙，其实可以‘掩胸’，下摆宽

及两侧，上端缝花刺绣，配上‘腰链’和‘牙牌’‘手镯’等

银饰，大姑娘梳长辫，小媳妇盘‘翘髻’，系罗帕，穿绣花

鞋，形成了农村妇女的特色装扮。”[2]这种衣装，宁化有

而石城无。

饮食传统方面，近于宁化远于石城的方面首先表

现为多用大盘，菜肴汤水较多。“小姑”早期没有石城必

备的宴菜“肉丸”。而两地普遍具备的宴菜“鱿鱼子猪

肉”和“光饼”，宁化有而石城无。“岩岭”普遍具备的“麻【作者简介】刘善泳，江西省石城县史志研究室主任。

城镇化背景下的赣闽边界村落变迁
——以岩岭、小姑村落群为样本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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糍”，宁化有而石城无。“小姑”吃酒席时中场可以离席

休息，所以吃酒席的时间也较长，往往都要两个来小

时，这一点也与相邻的宁化县淮土乡相似。

婚嫁习俗方面，“岩岭”“小姑”与石城最大的区别

是女子出嫁“暗里投光”，即新娘选择夜晚出门，子夜后

到达男方。而石城女子出嫁均选择早饭后出门，当日

到达男方举行婚礼。另外，旧时石城和“岩岭”“小姑”

都有新娘乘轿的习俗，但前者在 1960年代后基本革

除，后者则延续于改革开放之后。

居住传统方面，木屋建筑是两地别于石城中心地

域的重要方面。木屋建筑是指完全以木材为原料构造

的房屋，包括宗祠、住房及谷仓一类的功能性建筑，“岩

岭”多称“椿凿屋”，“小姑”多称“水城屋”。住房通常为

两层构造，部分区域住房下层即为牲畜栏舍，生活条件

恶劣。两地还普遍有独特的“偷梁树”习俗，即新建房

屋的厅堂主梁所用木材不在自家山场砍伐，也不从市

场购买，而是去别人山上偷伐，如被发现，就付给对方

双倍的价钱，还请其参加上梁宴席。

为什么“岩岭”“小姑”在石城县区域内，却形成了

不同于石城反接近于宁化的方言和风俗特质，首先是

因为早期居民多从宁化方面迁入，并逐渐形成聚落。

以“小姑”为例。“小姑”所含4个村小组，小姑人口最多

姓氏为朱姓，罗家、和平为刘姓，开坑为张姓。小姑朱

姓于南宋景定四年（1263）由今长汀县庵杰乡朱屋塘徙

居马料磜（今罗家境），其后裔一支于明正德十年

（1515）徙居小姑。庵杰乡紧邻宁化县治平乡，方言、风

俗相近相通。罗家、和平刘姓则于明末清初从宁化淮

土陆续迁入石城，小姑北坑里、溪子口、柳叶窝，和平石

头嵊、龚家村、李家边，罗家老屋场为其中数支。开坑

张姓有数支，均从宁化迁入。明隆庆六年（1572）后，多

支张姓陆续从宁化石壁、淮土等地迁入小姑、开坑等

地；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后，张姓一支由宁化淮土梨

树坑返迁马料磜，数支由宁化淮土陆续迁入开坑、罗

家、和平等地；清顺治二年（1645），数支张姓由宁化济

村湖头陆续迁入石城罗家、小姑、开坑等地；清乾隆年

间，又有两支张姓由宁化淮土陂塘下先后徙居开坑兴

高磜。

也就是说，“小姑”最早开发于南宋，明清时期村落

群基本形成。“岩岭”的情况大同小异，不赘述。聚落基

本形成以后，较为封闭稳定的交际圈是巩固并维持这

一特色区域的主要原因。通婚方面，改革开放以前，两

地通婚圈基本在村落群内部及毗邻的宁化县数个乡

村，通婚半径通常不超过20华里，并且绝大多数选择

在同一“方言区”，因此，村落群内通婚占最大比例，其

次便是相邻的宁化乡村。越接近宁化的，和宁化毗邻

乡村的通婚比例越大。如和平村1960年代以前出生

的男性，与宁化淮土等地的通婚比例高达70%以上。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婚姻方面的地域封闭性还有

更为突出的表现，一是童养媳，二是“近亲转嫁”。在新

中国成立前，土法接生，妇幼保健水平低，偏远乡村的

婴儿存活率低，第一胎如果夭折，就要抱养个童养媳，

称做“带头囡子”，借此希望接着能够成功生养孩子。

这个童养媳通常备做后面所生育儿子的媳妇。童养媳

极为普遍，如小姑村的吉石自然村，1940年代前出生的

男性，超过三分之一以童养媳为妻。所谓“近亲转嫁”，

就是女性丧偶之后，不改嫁村外，而是续配于房族内字

辈相同的单身男性，俗称“相窝子”。

集市交易（俗称“应圩”“赶圩”或“赴圩”）是乡村百

姓最基本的经济交往活动，皆以就近原则处理。“岩岭”

境内数度有圩市。清末，岩岭在下柏昌有简便圩市，主

要服务于附近村民。1988年，因岩岭水库扩建移民，迁

至长富开辟形成新的圩市。2001年岩岭乡和高田乡合

并，圩市渐趋冷落，但仍为“岩岭”一带居民日常圩集，

但“穰圩”的时间较短。1993年至1995年，礼地一度开

辟边界贸易市场，吸引“岩岭”和石城、宁化周边居民。

“小姑”历史上无圩市记载，1970年代末小姑始建街道，

后两度兴市贸易，终因人口不多而未能成市。1990年

代起，政府加大街道建设力度，边远山村部分村民迁居

小姑街上，街区人口密度加大，逐渐形成圩市。2001

年，小姑乡与横江乡合并后，圩市也渐趋冷落。20世纪

80—90年代，在“岩岭”“小姑”单独设乡级行政区的时

期，两地圩市较为兴旺，村民在本地圩集和就近宁化圩

集间实行“双轨制”。

“岩岭”一带的“过穰”习俗也反映了石城、宁化边

界民间往来之密切。“过穰”是“岩岭”和（宁化县）河龙、

济村一带的民俗活动，形式近于庙会。各村坊“穰期”

错落，互不冲突，有利于彼此往来。由于“亲串亲，邻串

邻”，不但亲戚间借机走动，甚至邀伴引友同行，因此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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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热闹。各村坊“过穰”时，除本村落群内部往来，石

城、宁化边界村民互有走动，如大秀和河龙，桂竹与济

村。石、宁毗邻乡村甚至还有供奉同一个神祇同期过

穰的习俗。黄柏、礼地一带跟宁化县河龙乡明珠村同

祀“尊王菩萨”，菩萨供奉于明珠村南坑庙内，每年正月

初二组织队伍从南坑庙迎接“尊王菩萨”，然后轮流在

黄柏的下庄、坳上、强丰、树坪、新村，礼地的湖家、长

科、瑶下等村坊间活动，接受村民的供奉、拜揖，正月十

一日接回流竹坑大礼堂，请戏班子唱戏酬神，十五日送

回南坑庙。

正是密切频繁的交流往来甚至互为交织，使“岩

岭”和“小姑”形成了与接壤的闽西边界相类相通的方

言、习俗，成为赣地闽俗的一个独特地域，可谓石城境

内的“边界特区”，并长时间以来得到维持。

二、流动与流连：大势所趋的人口外迁

改革开放后，封闭的社会形态逐渐打破，特别是公

路条件改善，同时自行车逐渐普及之后，人们出行半径

伸长，出行效率得到提高。1980年代，岩岭、小姑开通

通往县城的班车，虽然班次较少，但开辟了沟通山乡内

外的一个基本渠道。此时，极小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村

民开始到就近圩镇买房定居或开店，还有部分公职人

员因为工作关系移居圩镇甚至进城居住，他们成为最

早一批离开家乡的人。

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而沿海新兴城市则出现大

量劳动力需求，由此催生打工潮，两地年轻人和全县其

他乡村的年轻人一样，陆续外出务工。之后，务工城市

又扩展到全国各地。此时，摩托车兴起，并成为县内乡

村短途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普通百姓的自主出行半

径由之前的二三十里扩大至近百里。1990年代中期，

石城县加快旧城改造步伐，并开辟建设了白莲城小区、

陈家排小区等第一批商住小区，同时启动东城片区建

设，工薪族和有些积蓄的乡村个体户越来越多选择在

县城购房。“岩岭”和“小姑”也不例外。同时，两地具备

一定经济条件的普通村民一部分到岩岭、小姑圩镇建

房居住，个别村民选择在石城县城和宁化县城购房定

居。他们成为第二拨离开家乡的人群。

2000年后，圩镇建设扩容，县城扩张，城镇化步伐

加快，就石城县而言，东城片区在2005后进入加速开

发期，城市容量明显增大。此时，较为成功的第一代打

工人在所在城市购房定居，或选择在其他城市落脚，扩

招之后的大学生特别是一本以上的大学生，也选择了

在大中城市就业乃至落户。还有相当一部分打工者回

到家乡，在圩镇或县城买房。由于“岩岭”和“小姑”没

有了乡镇一级行政区，村民基本不倾向在此买房，而所

属的高田、横江圩镇似乎也没有很大吸引力，所以大部

分直接选择在县城购房，要么暂时租住于县城。由此

形成延续到2015年左右的第三拨进城的高峰，也是两

地数量最多的一拨人口外流潮。由于地处边界，除了

选择石城县城等地，“岩岭”和“小姑”的一部分外迁户，

选择了迁往宁化县城，数量甚至多于迁往石城，如开坑

村外迁宁化的人口便超过石城县城。

其实，“岩岭”和“小姑”这样的边界乡村人口外迁

已经是全国各地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共同问题，既有

水到渠成的自然流动，也有读书、就医难以为继等现实

促成。这里补充叙述一种情况，就是相关政策有意无

意的助推。如在1986—1990年的岩岭电站续建过程

中，岩岭村所属下罗、杜家、水口、罗坑等村小组被水库

淹没，库区政策性移民126户703人。又如2016—2018

年，“岩岭”“小姑”共56户贫困户262人享受扶贫政策

搬迁至“进城进园”，先后入住县城铜锣湾小区，其中

“岩岭”31户146人，“小姑”25户116人。应当说，这些

贫困户靠自身能力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进城梦想，精

准扶贫的政策“加持”为他们打开了通道。

不过，这种大势所趋的流动不管是从政策层面还

是个人层面，都并非毅然决然，也伴随着犹豫、流连和

回望。从政策层面上看，石城县2004年起开始实施新

农村建设，政府以补贴的方式鼓励村民拆旧建新，2012

年又启动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统筹进

行。全县所有乡村几乎都经历了新的建设，绝大部分

村民都新建了住房。“老家要留点屋宇”是石城人民的

传统观念，因此，在新农村建设和危旧土坯房改造当

中，大部分外迁户只要在当地还有户口的（意味着建房

资格）基本上都在老家新建了房子。客家人安土重迁

的传统观念，村民住房升级换代的自身愿望，加上政府

对农村住房改造的鼓励推动，使“城镇化”至少在住房

这一端显得有些犹疑。相当一部分村民在“进城”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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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一段时间内存续了与老家若即若离的状态，或者

经历了并非一次到位的过渡。以家庭为单位观察，有

的年轻一代在外创业定居或迁居县城，但是老人留在

老家养老；有的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年轻人在外定

居，同时在县城购房供老人居住；有的为了孩子读书全

家租住在县城，劳动力就近务工；有的年轻人在县城购

房，并就近务工，兼顾孩子读书，中老年人则仍在家种

田，分担年轻人的经济压力；有的家庭年轻夫妇一人带

着孩子租住于县城，一人在外务工，父母则留在老家。

其实，在当前，即便以家庭为单位实现了“城镇

化”，但村民和老家的联络并未完全中断。一方面由于

大部分村民老家还有房子，也还算是老家人；另一方

面，每年还有一些例行的活动是必定要参加的，如春节

期间回乡拜祖、拜年，清明的祭祖，还有一年一度的“过

穰”及与老家人的日常往来。在新农村建设和土坯房

改造当中，大部分村坊以房族为单位重建了不同层级

的祖堂（宗祠）。近几年，一些当时没有修建的，也大部

分筹资维修或新建，有的宗祠大修之时还进行了族谱

的修纂。不管是对祖先的拜祭、过穰的聚集、族谱的修

纂还是人情的往来，都是对曾经村落的一次重拼，虽然

拼图越来越觉勉强，但依然还在延续。

三、渐变与突变：文化生态的崩析

“岩岭”“小姑”改革开放后的这次人口大变动，是

两地人民在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的一次新迁徙，其动

因和形式跟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迁徙都不一样。在城镇

化率必然进一步提高，短时间内城乡资源分配不可能

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乡村的萎缩显得难以避免。

如以现在趋势来看，等乡村留守老人陆续退场后，“岩

岭”“小姑”这样的山区边缘乡村可能面临彻底的空心

化，村落面临局部甚至全部的消失。在此大变动的当

口，笔者想简略梳理这两个“边界特区”在方言、风俗等

方面发生的变化，为边界村落文化生态方面做一个麻

雀解剖。

事实上，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随着交流、交往空

间的扩大，在两地人口还基本稳定的时候，风俗就不知

不觉发生变化。比如，“岩岭”新婚闹洞房除了猜拳行

令，还有“搞新娘”的习俗，就是宾客可以适度调笑新

娘，但有些宾客行为粗野、出格，场面可谓不堪。20世

纪80—90年代随着乡村封闭被打破，此俗逐渐趋于文

明，直至完全革除。服饰方面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后

长大的孩子，婴幼儿时期或许还保留一些传统的东西，

比如佩戴祈福辟邪的饰物，但进入学龄之后，着装基本

都是跟着时代的脚步，因此，前述穿刺绣裙兜儿、挽“盘

龙髻”的妇女特色妆扮，1970年代后出生的女性基本与

之无缘。

饮食方面也一样，一方面，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

菜肴趋于精细，比较粗糙的“光饼”一类菜肴逐渐不受

欢迎，自然而然淡出于酒席。另一方面，随着彼此交往

的增多，石城中心区域相对强势的饮食传统影响着边

界。以石城头号宴菜“肉丸”在小姑村吉石小组的传播

为例。吉石小组和两地其他地方一样，传统酒席原本

没有“肉丸”，1960年代末期，当时在横江乡工作的一个

吉石人置办了第一个加工肉丸的石臼（俗称“料钵子”

或“料臼子”）。在此稍前几年，“肉丸”刚进入吉石村，

不过使用的加工工具是比“料钵子”大得多的原本用来

打黄糍的“斋臼”——“斋臼”到“料钵子”的过渡，是饮

食习俗过渡的物证。现在，“小姑”已和石城其他地方

一样，肉丸已经成为基本宴菜之一。

居住传统的改变，主要缘于时代的进步。改革开

放后，“椿凿屋”逐渐被“土墙屋”所取代，20 世纪 60

—70年代后，就没有村民新建“椿凿屋”了。1990年代

后，“土墙屋”又逐渐转向“砖墙屋”，闲置的“椿凿屋”渐

归老朽。新农村建设的拆旧建新，“椿凿屋”加速消亡，

土坯房也迅速减少。危旧土坯房改造进一步加快了这

个进程，时至今日，“椿凿屋”已经成为稀有之物，“土墙

屋”也难得一见了。

婚俗的改变也是如此。随着外向型交往的增多，

特别是与“不同俗”的其他地域出现风俗冲突时，只能

选择变通与适从。1990年代后随着外出人口增大，婚

姻完全跨出了之前的圈子，风俗必然随之改变。可以

想象，假如和一个千里之遥的外省人通婚，即便还想

“暗里投光”也根本无法“操作”。

风俗本质上是一种生产生活习惯，我们现在所谓

的传统风俗，形成于漫长的农耕社会，也正是农耕社会

的稳定特点，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风俗。随着社会节奏

和社会变动的加快，习俗的改变随之加快。过穰“会

期”的变化颇能说明问题。岩岭村以菩萨为中心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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穰”，旧期在八月初一至十五日。1960年代“破四旧”，

菩萨被废，过穰习俗中止。改革开放后重兴，但没有重

塑菩萨，于是不再有之前的行像环节。1980年代岩岭

水库扩容建设，岩岭村下罗、土家、水口等地居民分散

迁出，过穰活动又随之而废。2000年，好事者再度组织

复兴，考虑到八月尚处农忙，并且村民多在外地务工，

遂将会期改在正月。

方言的变化有不同于风俗的特点。首先，这两个

边界方言特区内部并非完全一致，比如前面提到的称

谓词，妇女，两地通常称“妇娘”，但桂竹、堂下、小姑和

石城中心地域一样称“婆太人”；柴火，两地通常称

“樵”，而桂竹、堂下与石城一样称“柴”；花生，两地通常

称“番豆”，桂竹、堂下与石城一样称“花生”。这种不

同，无疑与早期的人口流动和交往多有关联，难以尽

溯。在近数十年人口大变动的这个时段中，方言变化

中3个方面的特点值得关注。一是趋中心化。在改革

开放封闭被打破，人口还未变动时，两地的方言就由于

交流圈子的变化而所变化，如2001年小姑乡和横江镇

合并之后，“小姑”和横江的交流明显增多，方言变化向

横江倾斜。基于同样的规律，“岩岭”“小姑”两地方言

都有缓慢向石城方言靠近的趋势。二是两栖性。两地

人民在区域内自然是使用原方言进行交流。相当一部

分群体，在本区域外和石城人交流时，改用就近圩镇所

在地的方言，即“岩岭”人通常使用“高田声”，“小姑”人

通常使用“横江声”。三是混杂化。由于个人交往圈子

的错杂，加上方言转换通常难以完全到位，造就了夹杂

数种方言包括普通话在内的“混杂话”，如在石城县城

的小姑人多使用带有小姑、横江、县城方言甚至普通话

成份的混杂话。这种混杂不但表现为个体，甚至表现

在家庭内部的交流，比如由原“小姑”迁入石城县城的

家庭，由于年龄、经历的不同，出现家庭内使用数种不

同混杂话进行交流的情况。以上所述情形，反映的是

语言变化中的过渡，最终结果是，随着人口大部分外

迁，两地原方言的使用人群将越来越少。仍以家庭为

例，外迁家庭中未成年这一代，基本抛弃父辈的方言，

或使用普通话，或入乡随俗使用了居住地的方言。可

以想见，随着代际更新，以家庭为单位的外迁户原使用

方言终将消失。

近年来，边界研究越来越被学界所重视，成果也越

来越多。近数十年来，“岩岭”“小姑”这样的边界乡村，

在工业化、城镇化大潮的冲刷下显得岌岌可危，独特的

文化生态发生巨大改变，方言、风俗等文化基因在人口

的发散性迁徙中逐渐消弥。显然，这两个极具特色的

“边界特区”，不管是对于学界，还是对于交界的两县，

都需要进一步关注，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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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市启动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工作

6月14日，抚州市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工作启动会暨业务培训会在市行政会议中心召开。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谭赣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李锋出席会议；市地方志办主任平

六根出席会议并作编纂工作说明。会议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冯哲主持。

为保证编纂工作顺利推进，提升编纂水平，启动大会后，市地方志办副主任陈志平作题为《方志基本知识与“两

志”编纂》的业务培训。为便于各承编单位开展工作，会上向与会人员分发了由市地方志办编印的《抚州市扶贫志

和全面小康志编纂工作实务手册》。

市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工作责任单位分管领导、编写人员，广昌、乐安县委宣传部分管负责同志及乡村振

兴局、地方志办主要负责人，市地方志办全体人员，“两志”总纂室成员共180余人参加会议。

（抚州市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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